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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红学”迷解

    《红楼梦》第五回写贾母率荣国府女眷和宝玉到宁国府会芳园宴饮赏梅，饭后宝玉感觉倦怠想睡午觉，乖巧的贾蓉之妻秦可

卿引他到上房内间歇息。不料宝玉进门一看到墙上贴着的画，心中便陡生不快，嚷嚷着要换房间。这幅画叫《燃藜图》。为什么一幅

“人物固好”的画会刺激宝玉产生“不快”呢?作者曹雪芹在书中没有直接解释。当然，知道“燃藜”出典的读者都不难明白，这是因

为宝玉不喜正规学业和“仕途经济”这一套，所以一见有人在伏案苦读的画面，就不自在起来。

《燃藜图》故事

    “燃藜”是一则有关西汉大学者刘向(约公元前77年一公元前6年)深夜读书、得神人相助的轶事，《拾遗记》和《三辅黄图》等古

书有录。汉朝开国丞相萧何在规划营造新都吋，特意在大殿以北安排了天禄麒麟阁，作为国家贮藏珍贵图书和展示贤良画像的场

所。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以前，图书是靠手抄本流传。图书在传抄的过程中，经常出现舛误，所以要有学者不吋对文本加以厘定斧

正。秦始皇“焚书”和秦末阿房宮被烧毁后，大量典籍散失，所以急需利用民间征集回来的古籍同宮廷里保存的图书相互印证，有大

量校书工作要做。汉成帝(公元前32年一公元前7年在位)末年，汉朝王孙刘向负责雠校宮廷藏书，在天禄阁夜以继曰地工作。一天

晚上，一位老者翩然而至。他身着黄衣，手拄青藜杖。老人叩阁而进，看到刘向在昏暗中伏案诵书，就向手杖头上吹了VI气，藜杖冒

烟起火，成一火把。老人一面举着燃烧的藜杖为刘向照明，一面向他传授《尚书。洪范》篇里的阴阳五行说。刘向听得如痴如醉，生怕

自己记不全老人的话，于是只能就地取材，撕开了衣服和腰带，忙不迭在布帛上笔录老人的讲授内容。待天边露出鱼肚白时，老人

即将离开，刘向连忙请教其尊姓大名。老人说：“我是太乙真人。天帝听说下界有位姓刘的学问渊博，遂派我下凡给你些许指点。”

老人边说边从怀中拿出几捆写在竹简土的书交待刘向：“你可以教你的儿子读这些书。”说罢，老人乘风而去。

    《燃藜图》所画的正是这段故实。

   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启功先生给《红楼梦》做注释，写了“燃藜图”条目，说是典出恨0向别传>>。1980年金明先生也在《红楼梦研究集

刊》第2辑土发表专文解释《燃藜图》。1987年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了《红楼梦》校注本，但在注释“燃藜图”吋，注释者却画蛇添足地加上

了“亦称《杖藜图》”。殊不知在《杖藜图》上画的一般是无名人物，为文人高士“杖藜到处避人行”(纪昀诗句)的山野场面，同作为历史故

事画的《燃藜图》风马牛不相及。校订者在作注释吋虽请启功先生当顾问，想来这条也不会是启功先生的意思吧。如今，要是在互联网

上搜索“燃藜图”，可能会得到多达近两千五百项查询结果，虽然论者甚众，但却都是对上述故事的简略重复，大同小异。在《红楼梦》

研究发展至今，却还没有任何人发表过对中国美术史上《燃藜图》实例的描述，互联网上甚至有人认为：“世上根本没有人画过《燃藜

图》，……因为没有入画过这幅画，想看是谁画的也不可能!这幅画是作者编造的!”进而以此为立论依据，发了一大篇无中生有的

议论，试图阐发所谓“曹雪芹‘杜撰，<(燃藜图》”一事中的微言大义。

《燃藜图》与《太一莲舟图》

    因为没见过《燃藜图》，就能妄说是曹雪芹编造的吗?当然不能。

    虽说在堪称中国美术史信息集大成的《中国书画文献索引》里也没有“燃藜图”条目，但抱着揭示谜题的决心，通过对史籍、文

物的进一步爬罗剔抉，终于使得真相浮现。最早记载“燃藜”图像的可能要数《苕溪渔隐丛话》了。《丛话》是一本有名的诗话，为胡

仔(10957一l170年)所编，成书于南宋绍兴年间(1148年)，卷五十三纪录了诗人韩驹(字子苍，1080—ll35年)所作的一首题画诗，

胡仔点明此诗题于李公麟(1049--~1106年)的画作之上，赞其“语意妙绝”。李公麟，字伯吋，号龙眠先生，是宋徽宗(1101,-~1125年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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